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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  一年前的今天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“建设教育强国”的重要讲话。中国教师报第一时间在头版开设 “躬耕教坛，强国有我”专栏，对一年来各地各校深入学习贯彻“5·29”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度报道。这些地方和学校给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，都有一股“不服这口气”的精气神。
  1930年著名教育家黄钰生在《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》一文中，曾描述了这种“不服这口气”：
  “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，中国事根本未有办法；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，必须要圆滑，要敷衍，要应酬，要在茶寮酒馆中定大笔的交易；不信喊口号，贴标语，讲主义，可以制服军阀，打倒列强，而救中国；不信撰名词，倡主义，作无聊的浪漫小说，请外国学者来讲演，就是文化，就是学术。更不信中国青年生性浮嚣，不守规矩，不肯念书，只会浪漫与颓唐。”
  “不服这口气”的同时，当然是要“努力想办法”。黄钰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过南开的主张，中国教师报在“躬耕教坛，强国有我”栏目里也报道了各地的举措。在“5·29讲话”一周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想谈谈我参与采访的三篇文章背后的故事。
  丘成桐先生今年4月底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特别是他提到的“中国数学的水平尚不及美国上世纪40年代”，让很多人觉得刺耳，甚至有人质疑丘成桐的专业水平。好在丘成桐是菲尔兹奖的获得者、哈佛大学的教授，这些头衔背后的学术水平是世界公认的。
  一年多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，丘成桐也对国内的教育现状特别是其中的功利性提出尖锐的批评（参见本报2023年6月7日一版《丘奖，15年撬动拔尖人才选育》）。丘成桐认为，儒家文化对中庸之道的信奉，影响了人们对尖端、极致和卓越的追求。在学术研究上，中国数学家作出成就的方向往往容易“扎堆”，而有些很重要的方向往往无人涉足。
  丘成桐先生“不服这口气”，从不认为中国人只能做二流的学术。从15年前设立“丘成桐中学科学奖”起，他就在中国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布局。从哈佛大学退休后，他更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，为培养世界一流的数学家而不懈努力。丘成桐不仅亲自给学生上课，还带他们到国内外游学，最近还去了曲阜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。
  中小学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有效保障了最基本的教学质量，也为“普九”和“新课改”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但一段时间以来，市县教研机构被大量撤并，存在教学研究职能泛化、弱化等问题。
  北京市海淀区是全国著名的教育高地，基础教育领域就有人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北大附中等诸多名校。因此，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而言，如果仅能指导海淀山后的学校，不能进人大附中等名校的门，就很难说自己是合格的教研员，更别说要“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”。
  这也是社会批评某些市县教研机构是“临退休干部的疗养院”的原因之一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“不服这口气”，在“超前一公里”的研究思考与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应用落实上进行了10余年探索。目前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教研品牌，实现了教研理念更新、内容升级、机制创新以及教研能力提升（参见本报2023年6月21日《海淀教育品牌背后的教研力量》）。
  “县中沦陷”是近年来热议的一个话题，百年名校广西柳城中学也难以幸免。因为距离柳州市城区只有46公里，柳城县也出现了优质教师和学生资源大量流失的情况。有一年全县招聘了40名高中新教师，却流失了38名老教师；优秀学生甚至等不到中考，小学一毕业就去了城区学校。
  大城市对周边县的虹吸现象，是随着交通的便利开始的。柳州市委、市政府“不服这口气”，反其道而用之，利用交通的便利由市向县“输血”。柳州市组建了“市县高中教共体”，每年安排柳州高中不少于10人到柳城中学定向支教，还安排柳州高中副校长担任柳城中学校长（参见本报2024年2月28日《“教共体”奏响教育共富曲》）。
  办法总还是有的，哪怕是缓兵之计。柳州市以“教共体”为基础实施“上划编制”的措施，把部分教师编制从柳城县上划给柳州市，既解决了市级学校因支教而导致的师资紧张，又缓解了县中难招难留优秀教师的困境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柳城中学实现了止跌回升，迎来了“脱胎换骨”的改变。
  从清华求真书院、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和柳城中学身上，我们看到了“不服这口气”的精气神，也看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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